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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之丰饶性与人际关系的腐蚀：
对《后数字科学和教育》的回应

艾莉森·麦肯齐

什么是后数字

如果你须要回答 “后数字”在科学和教育领域中的含义是什么， 那么你可以从《后数字科学和教育》
（Ｊａｎｄｒｉ ｃ′，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这篇文章开始探索。 文章的作者们对后数字进行了严密而周全的概述， 不仅是在

教育、 科学和艺术领域， 也包括对后数字中的“后”的解读。 你将了解， 它与后人文主义、 后女性主义

或后现代主义中的“后”并不相同。 后数字中的那种“后”不是与过去的简单决裂， 即放弃不值得信任并

令人气馁的运动（现代主义）， 也不是表达对哲学能解决不公正问题的怀疑（后现代主义的失望）———有

趣的是， 所有这些运动都提出了重要的伦理和道德问题。 比如，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者问道： 作为

一个自主的（选择自己目标的人）和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 一个能为自己做决定的人， 意味着什么？ 当

我们仍不能坦诚认识造成妇女不平等地位的原因时， 平等对女性真正意味着什么？ 扬德里克（Ｊａｎｄｒｉ ｃ′ ）
等作者（Ｊａｎｄｒｉ ｃ′，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试图让我们理解的是： “后数字”意味着对正在进行中的普遍数字化进程的

接受、 延续、 重识、 重构和重置。 后数字中的“后”是一种声明， 表明数字已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事实，
就像“空气和饮用水”（Ｎｅｇｒｏｐｏｎｔｅ １９９８）。 数字不可逆转———我们无法摆脱它。

问题就出在这里。 尽管后数字的机遇对教育而言令人激动， 如在线教学以及（几乎）无论身处世界

何处的学生都能轻易访问在线资源， 但正如扬德里克等作者（Ｊａｎｄｒｉ ｃ′，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所清晰地理解并警示，
我们要担忧很多事情。 我认为， 下面这段经典论述正表达了这一忧虑：

当今， 强大、 避税的互联网公司四处横行， 算法修补“个人的”媒体流， 政治干预社交媒体，
数据存储和处理造成恶劣生态环境影响。 在此大背景下， 早期网络所特有的自由的、 开放的和共

识性的社区乌托邦愿景， 显得相当遥远。 （Ｊａｎｄｒｉ ｃ′，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８９５）
看上去，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 数字对我们的福祉、 选择、 自由、 民主和真理造成重大而持久的损害。
这些令人不安的问题已被充分记录。 比如， 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后数字科学与教育》杂志一期特刊

中的《网络上的谎言、 胡扯和假新闻： 我们应该担忧吗？》一文以及《后数字科学和教育》这本期刊。）
当我们最终死亡之后（相对于我们的后数字死亡）， 我们如何从互联网上抹去我们的存在？ 数字世

界中的死亡生活是一个须重视的问题， 并成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 在他们所编辑的文集的导言中， 萨

文·巴登（Ｓａｖｉｎ－Ｂａｄｅｎ）和梅森·罗比（Ｍａｓｏｎ－Ｒｏｂｂｉｅ ） （２０２０）呈现了一个让人信服的概述， 关于我们

当下如何实现并保护我们在网络上的永生（我们如何消除我们的数字存在的难题是另一个议题）。 作者

列举了致力于创造数字永生人物的公司， 如 ＬｉｆｔＮａｕｔ 和 Ｅｔｅｒｎｉｍｅ。 他们讨论了平台如何从事人格捕捉、
意识上传和模拟级别， 以及如何处理人类数据挖掘， 这些都展现了“由计算启发的”关于死后生命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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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这些理论可以彻底改变宗教的实践方式（Ｓａｖｉｎ－Ｂａｄｅｎ ａｎｄ Ｍａｓｏｎ－Ｒｏｂｂｉｅ ２０２０： １）。 萨文·巴登和梅

森·罗比建议， 我们需要理解： “尽管已经逝去， 死者如何仍在社会中存活”（２）。 我们还不清楚数字世

界中死亡后的人生将如何影响信仰、 仪式、 家庭以及我们与已逝亲人的关系。
去世后的数字人生， 引出另一个“后”， 根据萨文·巴登的解释， 后数字神学（宗教研究）：

本质上难以捉摸。 它不同于后现代之中的“后”， 而是关于后数字与神学的流转性……人们的

确以他们的书信、 传记和电影的方式存活， 不过即使这些也一直被改变。 人们将自己嵌入祖父母

的相片中； 电影明星留下遗产， 被用来为后人设立基金， 因为他们的数字存在仍在电影中被重复

使用。 （Ｓａｖｉｎ－Ｂａｄｅｎ ａｎｄ 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 ２０２１）
萨文·巴登对后数字的分析与扬德里奇等作者 （２０１８）的分析相似。 不过， 如果我们留意后数字的流变

性和不可捉摸， 我们应立即意识到我们还在处理另一个新的数字问题———逝后数字伤害。 至少在英国，
立法还未解决关于一个人故去后的隐私、 名誉保护、 自尊及数字自杀相关的法律和伦理议题（参见

Ｓａｖｉｎ－Ｂａｄｅｎ ２０２１）。

选择·自由·真相

让我们回到一个熟悉的问题———社交媒体。扬德里克等作者 （２０１８）在讨论中纳入了迈克尔 ·彼得

斯（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ｅｔｅｒｓ）（２０１２）关于“生物信息资本主义”的观点， 这很有帮助。 这是一种基于投资生物产业

的资本主义形式。 这种生物投资包括生物的数字化， 比如已被置入计算机数字世界的人类基因组（参见

Ｖｅｎｔｅｒ ２００８）。 生物信息资本“基于自我组织和自我复制的代码， 利用信息和新生物革命的成果， 并将

它们绑定为一个强大的同盟， 以彼此强化（Ｐｅｔｅｒｓ ２０１２： １０５）。 正如我们所知， 数字技术非常聪明， 也

善于操纵。 脸书（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等平台的设计者非常了解人类心理， 因此， 任何使用社交媒体并相信自己在

自由选择阅读或查阅内容的人， 都应该警醒。 设计者们正在操纵我们的选择。
人类根本上是社交生物———没有他人的帮助， 我们无法生存。 我们的大脑是社会性的大脑。 然而，

我们的社会属性———我们对其他人类的需求， 意味着我们易于被利用和操纵。 不奇怪， 我们非常易于

被那些说服技术所影响。 它们塑造了我们的态度、 自我概念、 情感、 信念———从攫取并保持我们的注

意力中获利。 通过不断使用， 比如照片墙（ 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 一款图像社交应用程序）， 算法训练我们神经网

络的行为方式。 这一方式能为脸书、 推特（Ｔｗｉｔｔｅｒ）和抖音（ＴｉｋＴｏｋ）等大型科技公司带来巨额利润。 那些

说服技术能在我们不曾意识到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这种意识的缺乏在经济上非常有利可图）。 正如人

文技术中心（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告知我们的： “我们并不是随机点击： 许多设计故意

利用我们最深层的弱点， 促进让人不能自拔的行为， 损害我们的自主性和福祉。”
人文技术中心（２０２１）列出了伤害我们福祉和自主性（选择的自由）的六种方式： （１）让琐事显得紧

迫； （２）鼓励寻求而不满足； （３）迫使我们处理多个任务； （４）使恐惧和焦虑成为武器； （５）鼓励社会比

较； （６）告诉我们任何我们想要相信的事情。 我将简要介绍社交媒体“侵入”我们的神经网络的三种

方式。
一是“让琐事显得紧迫”。 我们的注意力范围有限， 必须迅速决定需要关注什么。 我们的哺乳动物

大脑通过“凸显网络”（ｓａｌｉｅｎ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操作我们的注意力， 该网络包括前脑岛和背侧前扣带皮层。 当凸

显网络被激活， 我们对威胁和机会保持警觉， 我们的大脑将它的资源导向新的来源。 我们电话或电脑

里的消息通知， 如震动、 砰的声音以及信息条， 都触发凸显网络。 这些精心设计的通知操纵我们去回

·４２·

《现代教育论丛》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应我们所认为的重要信息。 事实上， 一般这些信息都是琐事。 我们失去关注重要事物的能力。
二是“鼓励寻求而不满足”。 如果经常触发中脑边缘多巴胺系统（一种关于奖赏和愉悦系统的大脑回

路）， 那么即使我们非常需要某物（如香烟）， 我们也不感到满足。 我们需要摄入更多这种东西， 如尼古

丁， 才能获得同样的原本快乐。 这就是成瘾的路径。 技术利用了这种让我们渴望某物的强大回路。 通

过刺激奖励和愉悦系统， 技术拥有了让我们沉溺于我们的设备的无限可能性。 “……我们不断点击和向

下滑动， 无意识地消费内容， 往往正是在大脑认知控制区域的最弱监管下。 （人文技术中心， ２０２０）
三是与我自己的研究兴趣和伦理兴趣相关的一个领域， 即“告诉我们任何我们想要相信的事情”。

我们很少通过系统和批判的获悉过程来相信事情， 如阅读学术文献和书籍。 我们的信仰通过媒体和我

们的社会阶层， 在家庭、 学校和社区中形成。 通过那些对我们来说常常是不为所知的（或者不易察觉

的）实践， 我们产生并再生产知识和意义。 当我们思考我们的信仰从何而来， 我们倾向于认为我们选择

了那些信仰并自愿实践（免于强迫、 控制或操纵）。 后数字告诉我们， 我们天真地相信我们是自由选择

停留在我们的设备上并搜寻内容。 我们与数字世界持续且不可避免地接触， 意味着软件算法了解我们

的偏好， 并定制和策划我们收到的信息。 算法配置可以创造回音室和认知气泡， 将我们限制在（或困

在）信以为真的思想和实践体系中， 把它们当作事物自然秩序的证据。 挑战我们信念的信息被当作错误

信息而被摈弃。 当算法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想要相信的事情时， 不同版本的现实浮现。 其结果是社群和

社会的两极分化（想想当下的美国）， 我们的共同理解不复存在（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１； ｓｅｅ
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新的后数字秩序

尽管存在这个前缀的问题， 后数字是丰饶多产的（创造大量机会）。 后数字的现实世界同样丰饶多

产， 就多样性和变化而言， 具有无尽的机会。 正如这些作者所总结的那样， 当我们超越专门术语来看，
“‘后数字’术语的当代用法， 确实描绘了此时此刻我们作为个人和集体所经历的与技术的关系 ”
（Ｊａｎｄｒｉ ｃ′，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８９６）。 但是， 正如我们所见， 通过看似客观且超越个体的数学公式， 后数字拥有

将人际关系腐蚀的能力（数学并不区别对待。 二加二等于四———永远如此！）。
然而， 我们知道这不是真的。 这些公式确实导致不公正和不平等。 布迪厄（Ｂｏｕｒｄｉｅｕ）敏锐地观察

到：
再生产统治关系的活动越是依仗于客观机制， 这一机制服务于统治者的利益而不需要后者任

何有意识地努力， 这一活动就越间接， 某种意义上， 也更非个人化， 成为客观地导向再生产的策

略。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１９７７： １８９）
这意味着算法现在成为统治群体。 在我们不知晓它们如此做的情况下， 它们塑造、 说服、 操纵， 并让

我们做某事。 （只要想想我们的手指在电子 ／手机屏幕上是如何不断下滑、 下滑、 下滑……下滑。 我们

上瘾了。）这些算法是新的机制， 再生产不公正、 不平等以及新秩序的特权。 这种新的后数字秩序通过

上瘾和操纵的过程实现， 直接针对维系人类生命的器官： 我们的大脑。
【作者简介： 艾莉森·麦肯齐（Ａｌｉｓｏｎ 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 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高级讲师。 译者简介：

闫斐， 香港教育大学国际教育学系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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